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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庆建党百年

党旗面前再宣誓

铁拳过顶忆华年，
剑气犹盈眉宇边。
投笔未耽头颈断，
爬冰只为域疆全。
人生岁月嫌时短，
窗外风云见隙穿。
炬剩三分休熄火，
燃成灰烬好肥田。

获颁“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有感

往事如涛涌眼前，
隆恩似岳在心田。
三餐饱饭家分地，
十载寒窗国助钱。
懵懂青春参赤队，
迷茫沧海挂红帆。
老来忝列光荣榜，
惭愧更知报涌泉。

宁波市老干部诗词协会
诗咏建党百年吟颂会有记

党恩难报谱华章，
新曲支支溢出堂。
无数英贤排律韵，
万千功业绣诗行。
争先只怕水平浅，
恐后唯嫌队伍长。
澎湃心潮蕴藏久，
火山一动涌岩浆。

今天为党庆百岁

清晨旭日照东天，
霞蔚山河似锦鲜。
争艳万花芳九野，
和鸣百鸟唱千川。
回眸已令沧桑换，
振翅再飞峰岳连。
饮罢三杯庆生酒，
横空神骏又加鞭。

庆祝建党百年
陈洪勋

四面八方的客
走进了千年古镇
来回穿梭在运河桥
我的目光
触碰到水里晃动的阳光
停留的片刻里含着爱恋
我敞开我的爱慕
岸很近 水很清
彼此的肩很近
我的祝福
你的祈愿
希望
爱慕
一起串在红红火火的灯笼里
一起串在南方柔美的年里
温馨和谐都在这里停留
我接住橘色灯光里的温暖
再也没有黑暗无序的长夜
留住今天的重逢
留住未来的岁月
那摇曳的红灯笼下
我看见一堆马兰在悄悄返青

雨中的王叶村

冬缓慢过去了
雨水把村庄浇绿了
这还是我曾经逃离的地方吗
当年失去生气的河水
连同一艘艘运粪船都不见了
当年满耳的粉碎机噪音
我更厌倦擤出的黑鼻涕

终于逃离了这个地方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又眷恋起故土的温柔
刀砍断了塑料栅栏
棍子捅破遮住天幕的屏障
合力席卷了喧哗
河水重新悠悠唱着歌
一座淬炼后的新村庄
让人心潮涌动

视野掠过宽广的水泥路
停留在流淌的清波里
河水活色生香的力度
让我的肋骨有了力量
我深吸一口气
洗净胸腔内堆积了多年的废气

站在拱桥上
观景台 步行道
那一望无垠的花海
正释放清香与美感
手机里留住一串串笑声

从此处望去
你知道应有尽有
花前树下 你看看
那群生动的人
那甜美的空气
那喜悦的土地
那闪着容光的新农村

古镇的红灯笼
应爱卿

《摆渡集》这本书，是汤
丹文送给我的，上面有他的签
名。朋友写的书，上面又有他
的亲笔签名，还写着我的名字
——这一类的书，对于我是最
为珍贵的。我很早就有个想
法，把与这些书有关的事写成
《书事》系列。这个想法很强
烈，在我的潜意识里，这是对
友谊的一种交待。

现在，就说说与 《摆渡
集》相关的人和事。

那么，先说说人。要说的
人，当然是汤丹文。书上有作
者介绍：“汤丹文，浙江宁波
人，媒体从业三十余年，现为
《宁波日报》报网文体新闻部
主任、宁波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这个介绍，有点简
单，也有点“公事公办”的味
道，这不符合他的性格。汤丹

文要比这幽默，比这有才气。
他高中毕业于效实中学，大学
念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一路名校，其求学的简历让现
在的家长们会说：“这是别人
家的孩子。”这个“别人家的
孩子”，大学毕业后报效家
乡，进了宁波日报社。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正
在 《宁波日报》 副刊部当编
辑，主持一个叫“音乐快餐”
的专栏。我，还有潘野峰等，
刚从象牙之塔走出来，身上还
带着点文青的余味，常听摇滚
乐，把崔健、黑豹等挂在嘴
边，在出租房里用破旧的音箱
放歌，把音亮调到最大，顺带
写一些豆腐干，发表在他编辑
的版面。忘了是哪一年，他邀
请我们参加副刊笔会，从相知
升格为相识，交往渐多，又从

相识变为朋友。后来，文章不写
了，但我们的友谊，却一直延续
着，且像酒一样，时间越久味道
越醇厚。

现在该说事了，就说与这本
书有关的事。前面说过，书的扉
页上有汤丹文的签名，他的字很
漂亮，客气地写着“早挺兄惠
存”，落款“汤丹文 2020.3.28”。
如果对时间敏感的人，会对

“2020.3.28”这个时间产生很多
的联想。

是的，这个时间有点特殊。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改变了世界和每个人的
生活。到3月28日，我们在家封
闭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新冠肺炎
疫情基本上控制住了，餐饮业开
始有条件地开门营业。我还记
得，那天是星期六，冷空气来
临，温度下降，天空中飘着小

雨。我正在家里休息。大约十点
多的时候，我接到范江的电话，
告诉我野峰在他那里喝茶聊天，
中午想约几个老友小聚，已经通
知了汤丹文、叶向群。

下雨天，我本来懒得出去，
但老朋友的邀请，不能不去。后
来，我们在月湖石浦餐聚。一段
时间没有见面，大家有说不完的
话题，当然主要还是聊疫情对生
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叶
的父亲生病，影响更大，身心疲
惫不堪。我们作为老朋友，却无
计可施，只能做个忠实的听众，
让他倒倒苦水。

饭后，临别前，汤丹文从双
肩包里拿出几本书，很随意地告
诉我们，这是他自己的书，赠送
给我们留作纪念。我拿到后，执
意要他签名留念。记得那天大家
都没有带笔，后来是让服务员找

了半天，才有了一支圆珠笔。汤
丹文按照我的要求，写下了他的
大名——我多了一本题赠本。

这本书，拿在手里有点厚
重，看了页码，有356页，近22
万字。这是汤丹文一个字一个字
地码出来的，是他的心血，也是
他的工作业绩。从目录上看，这
些文章我差不多都在《宁波日
报》上读到过，绝大多数是文艺
评论或作家、艺术家专访，少部
分是副刊随笔和报告文学。我拿
到家后，趁着疫情休息时间，重
新读了一遍，感觉像和汤丹文又
聚了几次，畅快地聊着与文艺有
关的事。他的文字，总是透着一
份真诚。

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写一
个书事，为我们在特殊日子里的
相聚，也为汤丹文的《摆渡集》。

与《摆渡集》有关的人和事
陈早挺

栲栳书斋

早晨，我还在楼上收拾，
听见老公在楼下喊：“老婆，
你的荷花开了！”扔下手头的
活，匆匆下楼观看。初开的
荷花粉嫩粉嫩的，像十四五
岁的少女。花瓣似一只只小
勺，层层叠压，上深下浅，
从绯红渐渐变至浅粉，和着
淡黄色的蕊丝包裹着小小的
莲蓬。此时的小莲蓬是嫩黄
色的，顶部微微凸起的小莲
子像极了婴儿的乳头。整个
花朵上尚有晨露未干，细细
点点，若隐若现。有微风吹
来，一缕极淡的清香缓缓入
嗅。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
去雕饰”“一朵水莲花不胜凉
风的娇羞”，说的大概就是此
时的荷了。

这荷我是今年春天刚种
的，见父亲家的几个菜缸闲置
着，便搬了一个回来。老公填

上半缸子泥，我便在菜场买了
两支莲藕种上，没想到一到夏
季，竟长出许多亭亭玉立的
叶，且开出如此清雅的小荷，
着实让我惊喜不已。前几天的
微信朋友圈里，好几个朋友都
在晒赏荷的照片，想来大家都
是十分爱荷的。

我一直以为，荷是一种最
雅俗共赏的花儿。自古以来，
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市井百
姓，似乎与荷都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系。千百年来留下的有关

荷的诗句书画更是多得不胜其
数。像“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是老孺皆知的名
句，像“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
而不妖”抒发的是文人自有的节
气与品格，像“菱叶萦波荷飐
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
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则写
出了采莲女活泼娇羞的形态，像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更是显现了文人的风雅。我一直
以为荷花虽不若牡丹富贵华丽，
但却比牡丹亲民许多。不仅入得

了昔日帝王贵胄之家，而且清香
也不远离寻常百姓家，《江南采
莲曲》便是老百姓在劳动中最美
的歌声。

荷花不仅好看，而且也好
养。无论是大片的水域还是一个
小小的水缸，似乎都能成活。前
几天，我去鸣鹤古镇，就看到有
好几户人家或放一小缸在庭院，
或置一石槽在河沿，更有利用废
旧的浴缸，放上水培了土种荷，
一朵朵小荷不经意地盛开，给小
镇增添了别样的韵味。在幽幽的

巷子里逛着，冷不丁总会遇上
一朵清荷，那惊鸿一瞥，总让
我想起长长的雨巷里撑着油纸
伞的姑娘……当然，看成片成
片的荷，更是让人赏心悦目。
记得前年夏日去杭州曲院风
荷，饮一碗香甜的桂花藕粉，
吹着西湖清凉的风、看一池尽
情绽放的荷，那感觉，真的是
在人间天堂。

荷花一般在清晨绽放、夜晚
时闭合，第二天清晨又悄悄地绽
放，但此时，小莲蓬已成青绿色
了，到第三天，花瓣基本上开始
凋零了。像我此刻，能在第一时
间看到最粉最嫩的清荷，实在是
件幸事。我用手机定格下小荷最
美的瞬间，刚发在朋友圈，好友
便纷纷秒赞。在这夏日的清晨，
能给朋友们带来一点小小的喜
悦、一缕淡淡的荷香，我很是开
心。

清荷淡淡
余妙群

芒种一过，三北人就扳着
手指头算，几时好吃杨梅了。
其实，不用你算，老祖宗的话
里已经给我们说明白了，“夏
至杨梅满山红，小暑杨梅要出
虫”。从满山红到出虫腐烂，
只有短短半个月时间。在这半
个月里，杨梅树把积攒了一年
的心血全部奉献了出来。阳
光、雨露、沃土，全都幻化成
红红紫紫的色彩，浓缩成酸酸
甜甜的滋味，吸引着平原上的
人们。早底子，三北沿山一
带，山民们的收入主要靠秋冬季
斫柴、卖柴，春季挖笋、卖笋，
也种些桃、梨、柿子等果树。杨
梅只是零星种几棵，自己吃吃，
有多送人。所以，平原上的人与
沿山的人路上相遇，山里人总会
热情地邀请：杨梅时节山里来吃
杨梅。而平原上的人也一口应
承，好像做了一件好事。想想
也是，那些本来要烂在山上的
果子，现在变成了口中的美
味，避免了浪费。因此，平原
上的亲戚朋友到吃杨梅的时
候，不但自己去，还要叫上不
少相干与不相干的人一起去。
浩浩荡荡一大群。走到以后，
先领到山里，边摘边吃，吃了
以后，还要给每人送上一筐。
这时已到中午，好客的主人还
要留客人吃饭，笋干汤、红烧
虎啸笋、盐烤洋芋艿、炒鸡蛋
等，现成农家菜摆了一桌。当
然平原上的客人也不是空手去
的，他们的伴手礼往往也是自
己种的东西。一般是几斤或十
几斤三北倭豆（蚕豆），客气

一点的，也有送几斤花皮的。
这两样东西是三北平原上最常
见的农产品。

那时，连片种植杨梅的只
有杜岙、小眠岙、白洋等几个
地方，也只有这几个地方的杨
梅具有商品的性质。其他地
方，如宓家埭、岙口、洪魏、
关头、桂家岙、潘岙、凤浦岙
等地，也有杨梅，据说有些品
种还不错。但也只是听说而
已，却从未在市场上见到过。
至于品种，也是鱼龙混杂。种
得最多的是荸荠种，核小色
紫，甚至像炭一样黑紫，味甜
多汁。还有许多其他品种，如
大种杨梅，个儿比荸荠种杨梅
要大，果实成熟时色泽是红色
的，口感较酸。还有洪魏的杨
梅，吃到嘴里有一股松香味。
有人说，那是嫁接到松树上的
缘故。我是不大相信，杨梅树
能嫁接到松树上去吗？桂家岙
的杨梅也好，特点是迟熟。别
的地方杨梅已经摘完，那儿的
杨梅才上市，整整比人家晚了
半个月，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还有白洋湖周边的杨梅也有
名，小时候吃过一次白洋湖来

的白杨梅，也有人称它为水晶杨
梅，色泽青里带白，不带一点红
色，口感很甜，多汁，与荸荠种
杨梅差不多，却比荸荠种杨梅多
了一些鲜味。这种又鲜又甜的味
道，吃过一次，便终身难忘。奇
怪的是，现在市面上没有它的踪
迹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
寨，沿山一带由山林队集体种下
了大批荸荠种杨梅树，其他品种
的杨梅开始逐渐被淘汰。到了农
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山林
承包，分到各家各户。农民种植
杨梅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低山缓
坡上都种上了一片片的杨梅树。
慈溪杨梅也如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小家碧玉，走向了世界，成了农
民发家致富的好帮手。杨梅成了
商品，身价飞涨，杨梅树下依然
是一批批的食客，只不过，以前
是相邀来的亲戚朋友，现在是各
地前来观光品尝杨梅的游客。以
至于平原上的人们看到山民就调
侃说：“杨梅红了，耳朵聋了。”
是啊，慈溪的杨梅已经摆上了欧
洲的超市了，山民们的耳朵当然
会季节性地失聪了。

小时候到山里吃杨梅，看到

满树的火红的杨梅，早就迫不及
待了。分不清生与熟，抓来就往
嘴里送，吃得满口牙齿都酸痛。
后来慢慢地吃出门道来了，红红
的杨梅不能摘，要挑黑紫色的
摘，而且是越黑越好、越黑越
甜。杨梅的浆果吃完了，还要把
它的核留下来，晒干，做干果
吃。空闲时间，用一把小榔头把
杨梅核敲开，里面有一粒小小的
种子，白白的，比米粒还要小，
有一点甜香味，还有一点油脂
味，味道是不错，只是太小了，
还不够塞牙缝。有时候，吃得太
狼狈，把杨梅核也囫囵吞下去
了，大人们忙说：“没事的，杨
梅核可以清洁肠道，吃几颗下去
有好处。”别的水果吃多了要拉
肚子，但杨梅无论怎么吃都不会
拉肚子，这就是杨梅这种水果的
神奇之处。山里人家送来的杨梅
吃不完的，大人们就拿去送人。
一般是装在荷花碗内，东一碗西
一碗，左邻右舍几户送下来，就
差不多了。不过，一定会留下一
些，泡烧酒用。把杨梅装到玻璃

瓶中，然后往瓶中注满高度白
酒，让瓶中的杨梅全部浸没为
止，旋紧瓶盖。一瓶烧酒杨梅
就泡好了，余下的过程就交给
时间了。十天或半月以后，酒
气都渗透到杨梅中，杨梅中的
甜味却逃离了浆果，混合到烧
酒中了。果里带着酒气，酒中
掺着甜味，真是奇妙的组合和
幻化。家中有会喝酒的，就多
泡一些，家中没人喝酒的，起码
一瓶是要泡的。这烧酒杨梅可以
说是三北每户人家的必备良药。
三伏酷暑，吃了腐败的食物就容
易拉肚子，这时候，大人们就会
拿出浸好的烧酒杨梅，几颗又甜
又辣的杨梅下肚，满口都是酒香
味，过夜肚子就好了。要是有人
长时间浸在水中，也可以用着烧
酒杨梅来驱散湿气。一小杯烧酒
连同几颗杨梅下肚，一股热辣辣
的热气在胸口升腾起来。浑身的
汗毛孔全都舒张开来，不一会
儿，一颗颗的水珠就从毛孔中排
出来了。

等到梅雨一过，天空中少了
湿漉漉的水汽，热辣辣的骄阳统
治了三北大地。三北人往往会不
无遗憾地说：杨梅落令了。杨梅
季，虽无春节那样的热闹欢庆，
却同样给三北平原上的人们带来
欢乐和期盼。除了杨梅好吃的因
素外，还与杨梅的不易保鲜有
关，短短一两个星期，梅季转瞬
即逝，那酸酸甜甜的记忆，却永
远镌刻在了脑海深处。

却话杨梅红了时
吴利宏

围绕夏夜，使星空解脱。
蝴蝶围绕的梦喑哑无声，

你持着野花走过。前方的音符
飘过。你如花的颜面好似村庄
被我明媚又黯淡。蕴含光明的
天边有云浪的怒涛。不知沉默
的身影和地平线究竟是何种围
绕。

全身馥郁，行走寂寞，歌
声久久不能平息。蝴蝶啊，为
什么对友人拥抱？手中的酒水
不能被星空啜饮。蝴蝶的记忆
也无，月色何处，微暗的火在
野花野草中明灭，没能逾越喧
闹的心头。

夜来了，把忧伤的事小心
依偎，把我比作什么事物才
好，总不能面目呆滞令人生
疑。夜色安逸，蝴蝶缱绻，美
丽的蝴蝶令我的目光紧紧相
随。屋檐清风里，草木安好，
雨水欲来又离去。

夜色拥抱，使青春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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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
过千锤百炼，浴血奋战，艰
苦创业，已届百年。在党的
领导下，当前我国已是国强
民富，百业兴旺，各条战线
成绩斐然，到处欣欣向荣。

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解放初期，由当地的乡、镇
政府推荐社会上知识青年参
加教育工作。经过学习培训
后，我们背着背包，怀揣火
热的心，奔赴各自的岗位。
我分配到观城区福山乡中心
小学。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教
育，是一副烂摊子。所谓乡
中心小学，只有三个班级、
四个老师，校舍是方家祠
堂，隔壁是骆驼庙，内外灰
尘垃圾厚积，前后荒草丛
生。柴米油盐，一日三餐，
都要四个老师轮流操弄。后
来为了便利工作，我们想方
设法到学生家中轮流搭伙，
不久又到两里外的乡政府小
食堂中搭伙，不管风吹雨
打，一日往返六次奔走。我
们动力满满，从不叫苦，认
真努力地工作着。

当时正在搞“土改、镇
反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
我们白天上课，晚饭后就分
别到各自包干的村里，去搞
识字、扫盲等宣传工作，直
到深夜。当地的干部群众对
教师相当欢迎和尊重，把我
们当乡干部看待，村中的事
情常与我们商量处理，有时
开村民大会也会邀请我们上
台讲话，宣讲国内外形势，
或教唱革命歌曲、跳秧歌舞
等。

从教 40 多年来，我先
后在骆驼庙、西园庵、方
家、蒋家、叶家、汤家等祠
堂和海地草舍棚中任过教。
1958 年调到潮塘乡中心学
校，校舍是张家地主的陈年

老屋，灰尘厚积，夜里堂楼上
老鼠奔走，使人不得安宁。
1960年，我调到附海乡中心
学校，校舍是一排草舍，若遇
黄梅天，屋顶上常有杨辣虫等
小虫掉下来，吓得学生们哇哇
乱叫逃出来。待调到沈师桥小
学（原观城区校），校舍虽好
了些，是水泥砖瓦结构的，但
还是少会堂缺操场。与现在的
学校设施相比，那真是小帆船
见大轮船了。

随着建设的蓬勃发展，在
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对教育增
加了资金投入，教育事业有
了长足的发展，现在各镇街
都建起了现代化的校舍，高
大漂亮，设施齐全，教室明
亮宽敞，还设有音乐室、书
画室、舞蹈室、电脑室、少
先队室和体育楼等专用场
所。操场里都铺上了塑胶跑
道，安置了各种运动器具，有
的还用上了放映机等电子设
备。教育已全面普及，教学力
争一流，有的学校还专门成
立科研团队，致力于更高的
教育质量。据有关资料记
载，宁波市标准化学校比例
为 98.33%，适龄学前儿童入
园率达 99.8%，适龄残疾少儿
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100%。
过去我们每到开学前后，就要
多次上门动员去做流生工作，
现已成为历史。

欣见现在的教育硕果，着
实振奋人心，与过去相比，判
若两个世界。这是中国共产党
正确领导的伟大成就，是党百
年来砥砺前进道路上众多盛开
鲜花中的一朵，坚信以后将会
开得更加灿烂多姿，我们的后
代将会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正是：“忆往昔，峥嵘
岁月，万众一心跟党走；看今
朝，盛世辉煌，众志成城壮山
河。”

欣 慰
沈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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